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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马克思已经关注到了人的肉体和精神在生产过程中如同机器般被压迫而出现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催生数字劳动新形态，可分为雇佣数字劳动、免费数字劳动和零工数字

劳动，在资本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仍以异化的形式控制着劳动者，造成人沦为数字劳动机器、人的思维进

入无抵抗状态以及人自我能力的放弃等问题。解决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异化问题，要采取改变数字技术观

念、重拾人文精神与关注教育内容等策略，以此对抗资本逻辑与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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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workshop crafts, Marx had already paid attention to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flesh and spirit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by being oppressed like a machine. With the devel-
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given rise to a new form of digital labour,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employed digital labour, free digital labour and odd-job digital labour. 
Digital labour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still controls the workers in the form of alienation, result-
ing in the problems of human beings becoming digital labour machines, their thinking entering 
into a state of non-resistance, and the abandonment of their self-competence. To solve the prob-
lem of alie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labour,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strategies such as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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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he concept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gaining humanism and focusing on the content of educa-
tion, so as to counter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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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较多使用“工业”和“机器”的字眼，阐述了人在工业生产中

的异化，我们可以看见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将劳动者视作如机器般的生产工具，从肉体与精神层面实现

对工人的支配和剥削。迈入数字时代，在资本逻辑下的数字技术也“以一种非理性的、异化的形式来改

造人的社会生活。”[1]过去我们向人工智能发出诘问，担忧机器像人那样思考。现在我们意识到机器会

遵循人制定的规则，但是当我们回望自身，却发现作为数字技术使用者的人在数字劳动中出现了异化，

在劳动过程中还是将劳动者视为工具，在思维层面仍然试图局限劳动者的思考方式，在生活层面以便利

的技术替换了劳动者的自主能力。对当前数字劳动中出现的异化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有助于我们人类

更加深刻认识异化问题，为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策略。 

2. 问题提出：把人变成机器的方式 

2.1. 肉体层面：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庸 

机器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工具所缺失的“主动性”，是帮助人类克服自然力的有限性的强大工具。在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人的肌肉成为生产动力的现象从必然转变为偶然，机器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

动者的手，因此，它可以代替进行机械运动的工人，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主体。但是，不论是传统手工生

产方式或是现代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解放劳动者”只是包裹在机器外的一层糖衣，马克思用“因为工

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2]指出了机器与人的竞争。资本家使用机器

不是为了减轻劳动者的负担，而是将人固定在工作岗位。表面上是劳动者掌控机器，但实际上机器是资

本控制人的中介工具，劳动者在人机协作中表现为机器有自我意识的器官，按照机器的频率和要求来发

出指令，人在生产实践中退居二线。 

2.2. 思维层面：把人的思维变成机器的思维 

如帕斯卡尔所言“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即使人容易被宇宙毁灭，但是比宇宙还要伟大，因为

人具有认识宇宙的能力。人类的思考是改造世界的火种，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具有能动作用。马克思以

人有意识的、自由的创造对象世界和改造无机界的实践来界定人是类存在物，人通过劳动这一对象性的

活动推进技术的发展。 
但是，当数字技术不断深入人类的社会生活、人对技术的认识不断加深时，我们要警惕人像机器思

考的消极趋势。这是因为发达工业社会虽然是一个控制着人的社会，但也是一个令人舒舒服服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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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断利用社会景观向人重复灌输着观念，试图对人进行规训，当人们情愿顺从而不是批判、质疑，

人的思维就会与资本逻辑强加的观念保持一致。人们对“消费”的自由，是真的自由吗？实际上，物质

财富的丰富逐渐让人在现代化和物质化中享受的自由是虚假的，这是因为大众不停接收到传媒对消费的

宣传，消费成为了个人被重复施加的需要，这无法证明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说明了人在思想上的单向度。 
人类思维的独特性和灵活性是人相对于机器的优势，创造性的工作是人类智慧超越人工智能的重要

方面。然而，一旦思维出现固化和心理麻木，便可能选择费耶阿本德所说的“怎么都行”法则，虽然节

省思考的力气，但也失去灵活的头脑。 

3. 现代形式：数字资本时代下的数字劳动者被“机器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在雇佣数字劳动、免费数字劳动和零工数

字劳动三种类型中，人在工作、思维和生活三个层面中受到了数字劳动的支配和压榨，肉体和精神世界

被固定在数字设备周围，被由外而内“机器化”的趋势还在加强。 

3.1. 雇佣数字劳动：人成为数字劳动机器的境地 

在互联网中进行专业劳动并获得报酬的人是被雇佣的数字劳动者，他们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生产方式，

从事设计、开发、管理等专业工作而成为数字平台的重要力量。然而，这群劳动者出现异化的状态，成

为了数字劳动机器。一方面是劳动过程与人相异化，劳动成为劳动者痛苦和不自由的来源。数字劳动以

数字技术为中介，只要利用网络便能工作的办公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模糊了劳动者工作与生活

的边界。在雇佣数字劳动中有远程办公的方式，雇主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方式更加隐蔽，该方式在资

本家口中是劳动者的工作自由与自我赋权，实际上，劳动者的非生产时间就归雇主所有，使劳动者在肉

体上成为数字设备的附庸，在精神上则因需要随时待命而引发倦怠综合征带来痛苦。资本家会利用技术

监控劳动过程，技术反过来成为异己的力量，帮助平台完成对信息的占有和剥削而束缚劳动者，使他们

“成为‘玩劳工’‘产销者合一’的数据化存在。”[3]另一方面是人与人关系相异化。“人是社会性的

动物”，个人的社会关系依赖于和其他人的互动，关系性投入与共同经历是人与人在互动中产生情感联

结的重要手段，“在现实世界这一场域中，‘此在’的人在与他人、社会、自然、自身的交往中不断完

善自身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4]数字劳动不仅扭转了劳动者固定的时间观，还消解了劳

动者之间的现实连接，这是因为技术压缩了在现实世界的真实体验与付出，人际交往的各个环节被扭曲

为数据而虚化。劳动者通过数字设备进行社会交往，能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交往便利，但这份便利也使

劳动者容易产生偷懒的心态而丧失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交动力，直接后果是引发社会交往的消解，再恶性

循环将自身定格在设备终端营造出来的数字环境。即便人从事低社交工作，但劳动者无法完全孤立地实

践，与他人割裂并不是人真正的生活方式，而是机器的工作方式。在资本逻辑下的雇佣数字劳动使劳动

者的社会关系出现技术化和单调性的特点，降格为依附于设备的机械化关系。 

3.2. 免费数字劳动：人的思维进入无抵抗状态 

在互联网中进行无偿劳动的人是免费数字劳动的劳动者，主要群体则是互联网的使用者。这群劳动

者“受雇”于让人愉快的平台中，受现代技术(尤其是算法技术)的影响，在思维层面却出现了异化，即思

维的无抵抗状态——甘受愚弄的顺从，人的思维将如机器思维般单一。 
从互联网的使用中可以看到免费数字劳动的身影，互联网的使用者在数字平台中产生大量的数据信

息，以劳动者产生的流量反哺平台，极具隐匿性地帮助平台所有者宣传和创造剩余价值。大数据、云计

算以劳动者产生的数据信息分析用户兴趣，精准规划个性化的信息，不断投喂的内容会束缚人的想象力、

夺走人的价值和创造力。在数字平台中会形成如美国学者桑斯坦(Cass Sunstein)所说的“虚拟串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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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观念的人会在互联网中聚集并形成一个团体，个体和群体之间双向强化观念。在数字平台中，资

本逻辑的统治则会引导人自然地顺应资本主义的法则，成为资本逻辑的顺民。一个典型的行为是在数字

媒介中产生的消费。除了低级的需求受先决条件约束，人的其他欲求可以由社会塑造并控制，资本在人

们习以为常的数字平台上借助图像和广告，引导人类欲望无限膨胀，不仅将互联网的使用者转变为免费

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还把人的工作过程由工厂拓展至社会。算法借用劳动者产出的偏好信息而诱导劳动

者进行消费，铺天盖地的宣传引发人日益倾向选择在数字平台推荐的商品，假定数字技术推荐的商品即

是人的真实欲求，其消费行为生产出资本无偿占有的价值。对互联网的信赖反向使人的头脑更习惯于偷

懒，思维“自由地”选择了放弃抵抗，“自我最终淹没于机器大生产、消费等等所产生的各种拟像与迷

雾之中。”[5] 
免费数字劳动将大众视为数字平台服务的劳动者，数字平台让每个普通人在网络设备中都能尝到生

活的甜头。即使意识到压抑，但也是使人安然自得的压抑，让劳动者面临着的日常生活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是一个“自愿被控制的时空”，因此，甘愿进入思维的无抵抗状态，自我意识抽离后的个

体思维与统一的机器思维无异。 

3.3. 零工数字劳动：人的自主能力的放弃 

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通过将人的自主能力转变为嵌入机器的程序而提供便利，生产方式日益

从固态化转变为弹性化。在数字平台支持下的零工经济，为更多人创造自由的就业机会，以网约车司机、

外卖员等劳动者为代表。 
科技是人发挥本质力量创造出来的智力成果，在零工数字劳动中，劳动者通过导航软件而扩大工作

空间，但是，人对科技的依赖反过来使自身降级为辅助的工具性存在。过度依赖导航软件的零工数字劳

动者在不自觉间被弱化了空间能力和规划能力，这是因为以导航软件指令作为行动指南来完成驾驶任务，

导航中的路线和数字支撑着劳动者的技术能力。一旦抽离则导致劳动者失去了自主能力以主宰自身的劳

动过程，也让劳动者认为空间是工作的一部分，覆盖劳动者对现实世界的生活化感知。零工数字劳动者

在形式上是“自由劳动者”，表面的美好掩盖了平台所有者以去能力化的手段使劳动者依附于数字技术

的压迫，以此丧失自觉性并放弃自主能力的提升，沦为等待“被管理”“被提升”的机器。 

4. 解决问题的现实路径 

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成为奴役人身心的怪物，引发出各种伦理问题，人的本质力量仍以异化的形

式表现出来，而看不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无法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要破解数字劳动对人的压迫，就

要打破资本逻辑，可以通过观念、精神与教育上的改变促进劳动者的健康发展，以数字技术观念的改变

纠正劳动者与数字技术的价值偏颇，以人文精神的重拾建造数字文明正确形态，以教育内容的改变提升

未来劳动者的思考能力和自主能力。 

4.1. 改变数字技术观念 

在资本主义应用之下的数字劳动对人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控制十分常见，但是数字

技术本身不是怪物，也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结者。马克思认为“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

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6]，因此，大众应该转变观念，认识到真正压迫人的是资本，而不是

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 
完全抵抗现代技术等同在开历史的倒车，人们面对数字技术需要具备主体理性，在社会实践语境中

审视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才能客观地认识数字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利与弊，避免“数字化生存”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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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再度陷入资本逻辑的陷阱。大众可以将数字技术当作劳动助手，而不是视其为人的主宰，这是因为人

类拥有的创造力和自我意识是数字技术不具备的本性，当劳动者使用数字技术作为个人进步的工具，便

是理想的人与数字技术关系。人要在现实生活中享受数字技术发展的成果，就必须转变观念，让它在自

己的掌控之中，防止个人过分依赖数字技术。 

4.2. 重拾人文精神 

立足于现实中具体的人，才能解决数字时代中数字劳动对人的异化问题。雇佣数字劳动、免费数字

劳动和零工数字劳动在长时间内都会存在，作为主体的人，不仅要思考如何应对数字技术的冲击，还应

当以积极的态度提升他人适应或参与数字劳动的能力。人文精神的消解与重现“要看我们是否站在受害

者的立场采取行动，是进行谴责还是宣告无罪，是去提供帮助、排忧解难、作出补偿，还是直接掉头走

开。”[7]一方面，针对因个人能力较低而被排斥于数字劳动之外的劳动者，如不擅长使用数字劳动而下

岗的文化程度低的人或老年人，社会应该伸出援手，向这类劳动者提供理论与技术的培训，以提升劳动

者参与数字劳动的能力，使劳动者的主体性力量在数字社会中得以发挥。另一方面，针对在数字劳动中

出现异化的劳动者，数字平台要始终坚持人是技术的“牧羊人”的观点，以劳动者为本而不是以资本逻

辑为行动指南，在数字技术中融入人文精神，破除数字资本对劳动者的压迫。 
人在数字劳动的“机器化”趋势不是某个国家单独面临的问题，数字技术日益发展并逐渐影响全球

劳动力发展及资源分配，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的问题事关各国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克服数字劳动异

化，数字平台必须超越工具理性和资本的逐利本性，以人的价值理性对应用价值理性进行补充，让人的

本质力量复归。 

4.3. 关注教育内容 

青少年是推动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然而，教育体系的的脚步仍落后于数字时代，以“服从式

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模式凸显了当前教育内容存在的固化与过时缺点，保守而单一的模式将学生的思维

约束在条条框框之内，不仅限制了技能的发展，还在思维上对未来的劳动者进行规训，不满足数字时代

对劳动者提出的素质要求，极可能导致他们陷入无批判性的经验主义而囿于与机器相适应的困境。 
为了适应发展要求，教育体系要更新培养计划，将发展的理念贯穿教育过程，将终身学习的意识渗

透教育各个环节，力图培育具有创造力并且勇于挑战权威的青少年。当前教育模式的核心“服从”在很

大程度上是对青少年学生创新思维的显著威胁，但不是必然的阻碍。相较于“听话或不听话”的选择题，

更为关键的是“青少年是否具有质疑精神和创造力”的是非题。创造性思维需要后天的训练，教师在教

育过程中应当创设相关情境以打破教学的时空限制，帮助学生在想象中以“非理性”的方式突破思维的

边界。只有重视青少年的创造性教育，才能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数字素质，适应未来的数字发展。 

5. 结语 

未来是人类与数字技术共存的时代，数字劳动能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赋能，利于公众共享技术发

展带来的机遇。数字劳动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信息，客观上拓宽劳动者的视野而刺激人的创造力，还丰

富了实践的机会，为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发挥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是，数字劳动也倒逼人类思考自身的

主体性地位，因为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没有消失，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数字劳动还存在压榨劳动者的现象，

从工作、思维和生活层面将劳动者培育成机器以畸形地不断产出剩余价值。因此，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只有在数字劳动中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并强调人的价值理性，来保障人类的自由时间与宝贵思维，

才能让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中实现物质和精神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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